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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埃博博拉拉、、疟疟疾疾
都都没没挡挡住住他他们们的的脚脚步步
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里好几个咱济南人呢

临行前剪下一缕头发

留给父母做念想

2015年3月11日，第三支驻利比
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共140人抵达
利比里亚。在他们当中有6人来自济
南，其中包括防暴队队长张广保在
内的3人来自济南边防检查站。

利比里亚位于西非，曾经被称
为非洲明珠。但是14年的内战让国
家变得支离破碎，匪患成灾。防暴队
要进驻的利比里亚格林维尔任务区
曾经是利比里亚内战时反对派的大
本营，成年男子人人带枪、各个有内
战的经历，反政府武装活动猖獗，多
名维和人员曾在那里遇袭身亡，这
里是维和任务最危险、最繁重的地
区。

防暴队报名时，刚好是埃博拉
病毒在非洲疯狂肆虐的时候，而格
林维尔任务区地处热带丛林，因埃
博拉死亡的人数占到利比里亚全国
人口的20%。

王佩佩是防暴队5名女队员中
的一位。知道任务危险，她在临行之
前剪下了一缕头发，留给妈妈作为
念想。

济南边防检查站站长也是防暴
队队长的张广保介绍，在最终确定的
140名队员中，有15人在出征前就写好
了遗书，偷偷放在家中或锁进了办公
室的抽屉；还有37人向家人交代了后
事，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当地没有电

每周能吃一次蔬菜

飞机抵达利比里亚是在当地时
间的晚上，利比里亚当地的机场晚
上一片漆黑，连一点灯光都没有，飞
机降落只能靠飞机上的设备寻找跑
道的位置。“从飞机上下来，我还以
为是迫降呢。”郭伟说。

“那个地方感觉就是一个原始
部落，虽然是州首府，也就相当于现
在中国最贫穷的山村的条件。”张广
保这样形容他第一次看到的利比里
亚格林维尔地区。

“我们所住的城市只有一个卫
生所，而且卫生所里只有一个护士。
当地没有电，人们也没有什么谋生
的手段，席地而睡，生存就只能靠
天、靠树。当地人每天只吃一顿饭，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因为饥饿而患有
大肚子病。如果给当地人一包方便
面或者一瓶风油精，他们能给人卖
力地干一整天活。”王佩佩细数在利
比里亚的见闻，这些事情已经超出
她心目中艰苦的极限。

吃饭对于防暴队来说也是个问
题。防暴队日常的饮食由联合国供
应，每周供应一次。“基本都是一些
冷冻的食品，肉类管够，蔬菜只有胡
萝卜、洋葱、土豆几种。”郭伟说。

为了让防暴队员吃上菜，队员
们开辟出2000平方米的菜地。“利比
里亚的气候不适合种植蔬菜，我们
把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才把菜种
活，保障防暴队员们一周能吃一次
蔬菜。”张广保说，“把空心菜做成
汤，每个队员捞上一两个菜叶，吃起
来就很满足了。”

二十多名队员患疟疾

毒蚂蚁咬得骨头缝都疼

与生活不习惯相比，更可怕的
是当地的疾病。格林维尔地区遍地
毒蛇虫蚁，有35%的民众患有艾滋
病，而且热带疾病盛行，每年都有1

维和队
员与当地孩子
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万多人因疟疾或不明原因死亡。
“在那里的一年间，我们有二十多位

队员患上了疟疾，发病的时候浑身发抖、
高烧不退。”王佩佩说。而在郭伟看来，疟
疾给人带来更多的是心理压力：“感染疟
疾之后，可能会遗传给后代，所以我们这
些没结婚没生孩子的，都很紧张。”

在当地还有一种毒蚂蚁，个头很
大，咬人之后即便把蚂蚁身体弄下来，
它的“钳子”还会继续夹在人的身上。

“我们有一位队员被毒蚂蚁咬后，几乎
每月都会发作一次，每次发作都得7到
1 0 天，在那期间浑身疼，连骨头缝都
疼。”张广保说。

防暴队并不仅仅是去受苦，他们还有
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一年内防暴队完成
了地区油库、机场和营区7个固定哨位
60000余小时定点驻守任务，并且出色完
成300余次巡逻勤务，群体性事件处置、机
场灭火、物资互运等重大勤务61次。当地
的治安局势明显好转，达到内战结束以后
最好的水平。

“我们无以为报

请您把孩子带回中国”

“去年7月31日，我带着一个小队，到
一个叫和平营的地方进行联合巡逻。”张
广保回忆，“当地治安状况很差，听说甚至
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

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们下了飞机，也
不禁感到一丝恐惧。“我们下了飞机之后，
四周静悄悄的，一个当地人都看不到，他
们全都躲在周围的丛林中。”

为了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张广保反复
用英语喊：“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
中国人一直支持你们，中国人一直服务你
们”。喊了很多遍之后，从丛林里闪出几个
身影，那是当地的长老和几个居民，随后，

长老发出了特殊的信号，“很快，200多个
当地的居民从丛林中出来，他们围着我
们，显得非常激动。”

张广保从居民那里了解到，由于当地
有矿产资源，因此经常有人盗采，当地人
没有力量保护，因此经常发生殴斗、凶杀，
而且当地也没有医疗设施，仅有的一部手
机，只有跑出70多公里之后才能有信号。

随后的一段时间，维和警察在此长期
驻守，治安秩序也重新建立了起来。

“后来，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带了一些
饼干、糖果，孩子们眼巴巴等着分食物的
时候那种眼神……”让张广保没想到的
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眼含泪水，对张广保
说：“我们没有什么能回馈你们，你们把这
个孩子带走吧，把他带到中国。”

只会hello、yes、no

也能和当地人成为好哥们儿

“那个地方几乎成年人身上都带
着大砍刀，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我们
一点都不怕。”王佩佩说，他们和当地
人已经成了好朋友，当地人对中国的
认可度也很高。

“他们看到中国人，或者看到五星红
旗的时候，都会竖起大拇指，或者学着我
们的样子敬军礼。”郭伟说。在他的钱包
里，还有一张他和当地一个“好哥们儿”的
合影。“我英语不好，我只会说hello、yes、
no”。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交流，“我还能
比划着打手语，我还有微笑，微笑是最好
的语言。”

“怕传染疾病，我们连握手都不敢，如
果和他们有接触，一回营地就要赶紧消
毒。”郭伟说，后来，防暴队员们也被当地
人的感情所感染，有的时候都会主动和他
们拥抱。“要想真正和他们成为朋友，就不
能隔着心。”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济
南边防检查站站长张广保、检
查员王佩佩以及勤务中队上
士郭伟而言，都是终生难忘
的。12日，作为第三支驻利比里
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成员，在历
经一整年的维和任务后，他们
回到了祖国。17日，他们第一次
回到工作单位，同身边的人讲
起了他们这一年中发生的事
情。

在人们的心中，维和警察
是神圣且又神秘的。一年中，
防暴队员们经历过埃博拉病
毒、品尝过别人难以想象的艰
苦，也到过传说中“人吃人”的
地方。这些事情在外人听起来
可能就像精彩的故事，让人由
衷发出感叹。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联合巡逻。（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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